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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自西欧国家崛起、西方概念产生以来，暴力恐怖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就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议
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袭击案发生以后，恐怖主义更成为西方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应对方式，与西方自身的发展演变、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
的关系，并在美欧之间形成明显的差异。观察西方视角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问题，也要从观察西方以
及西方在概念和现实中的演变开始。

西方概念与西方的兴衰

西方概念是在西欧国家崛起过程中自我发现的。本来，西欧国家经常是相互敌对或竞争的，并无
统一身份。西欧国家率先崛起以后，在被征服者面前发现了自己的“基督教”、科技发达和白人等共同特
征，并以此把自己定义为“文明世界”，为自己的对外征服和殖民提供合法性。但随着西欧国家逐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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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是一个在西欧国家崛起、对外殖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认同概念，在西欧国

家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政治和相关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身份标签。

西方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上有很多共性，重视宗教因素，随着国际地位和危险程度不断调整，

但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由于欧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及双方在地理、地缘等方面的差异，在

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差异也逐渐增加。在西方国际主导地位面临冲击、西方认同面临内部挑战的情

况下，西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异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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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殖民主义征服过程，征服对象的缺失也使得西
欧国家间的身份认同被削弱了。事实上，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只指西欧，尤其是英国和
法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员，而
是坚信美国例外。 [1]由于西欧国家在当时处于世
界政治的顶端，每个国家的最大对手和威胁是自
己的邻居。这样一来，宗教、种族和政治制度等
“西方”三要素，并没有构成防止民族国家体系下
的国际政治斗争的防洪堤。由于西欧国家之上再
无有效的国际政治约束和规则，无政府状态使得
西欧国家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最
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体
系，产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新秩序，事实上
也摧毁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苏联社会主义阵
营和广大中立国家的存在，使得“西方”反而获得
了摆脱内部斗争的机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
在宗教和种族方面与美欧国家并无本质性区别，
美欧国家就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西方”。在这
种情况下，西方从一个地理、文化和种族概念，
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并最终变成了一种新
的国际身份。

简而言之，西方是在西方世界由盛转衰以
后，从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型过程之中，与其
他国际政治势力斗争和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一种
新身份。西方在地理上主要指北美、西欧、北
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文化上主要指古希腊
科学体系、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传统，在政治上
主要指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及其实践，
在经济上主要指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西方
身份往往指富裕、生活优越、言论自由、更高
的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生活的很多优
待与特权，经常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
明的代名词。

西方是在挑战与竞争中产生的，现在又面
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西

方曾经拥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军事和政
治，不断被挑战、被削弱。这不仅带来西方影
响力的下降，也导致西方民众优越感和幸福感
被相对剥夺；另一方面，西方内部对西方的共
识发生动摇。西方曾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宗教西
方和种族西方，发展到二战后的价值观西方，基
本上可以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群体和政治制度
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种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
三位一体。

但现在，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一
方面，在国际政治领域，政治西方的共同敌人苏
联消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另一方
面，政治西方在内部面临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的
挑战。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西方的定义，以及
宗教西方、种族西方与政治西方的关系上，出现
了新矛盾。在美国和西欧，反政治西方的基本精
神、崇尚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极右翼群体和民
粹主义群体，与坚持政治西方精神、淡化宗教和
种族西方概念的左翼群体之间发生了剧烈冲撞。
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应欢迎新移民，
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越来越消极。1965
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
1977年占42%；1986年占49%；1990年和1993
年占61%。 [2]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15年进行
的第6次年度“美国价值观调查”，大多数美国白
人受访者（57%）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向坏的方面转变；而
大多数非裔美国人（60%）和西班牙裔美国人

（54%）受访者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3]这使得美
国政治中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
升。这不仅是对西方利益群体的挑战，也是对西
方这一身份的挑战，同时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
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的共性

西方世界共享的宗教、种族和政治要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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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西方各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很
多共性。

一是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
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认
识，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相关联。西方世界倾向于
认为，“宗教是最血腥的冲突的根源，所以政治
和信仰绝对要分离”。因此，到18世纪，在西方
世界，上帝就被世俗自由思想所取代。在暴力领
域，西方建立起一种“可以为你的国家而死，但
不能为你的宗教而死”的观念。[4]这样，国家主义
和民族主义就取代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冲突和战
争的核心理念。很自然地，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
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
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
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在西方话语中有了
某种原罪的地位。在现实中，欧美国家内部穆
斯林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比例，又显
著高于其他宗教群体。进入21世纪以后，穆斯
林国家中发生的内战，在世界的内战中又占绝对
多数。[5]这使得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有了很多
追随者，导致特定群体和宗教，在西方国家的
反恐资源配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2015年到
2019年9月，西方国家发生的极右恐怖袭击数量
增加320%，2018年占恐怖活动总量的17.2%，
高于圣战活动的6.8%。[6]极右恐怖活动在美国的
表现更加剧烈。2018年，美国有约50人死于国
内极端主义者手中；其中98%为极右翼极端分子
所为，78%为白人至人主义者所为。 [7]但即使如
此，美国仍然不愿意在打击右翼暴力恐怖方面
投入更多资源。从“9·11”事件到2019年，美国在
反恐怖方面投入2.8万亿美元，约5000亿美元流
入国土安全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应对
右翼极端主义威胁。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
只有20%的特工从事国内侦察工作。[8]美国总统
特朗普不仅削减了这一部分经费，甚至还不愿
意把白人民族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逐渐增长的全
球威胁”。[9]

二是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
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虽然看似有区别，但其实相
互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
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
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
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
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都更加强
调国家安全议题。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身份安
全，成为美欧的最高级别议题，这是在以前难
以想象的。 [10]

在2008年到2018年间，欧洲认识到网络攻
击、周边国家的内战、外部势力干涉、不受控制
的外来移民、国际机制和秩序的退化等五大威
胁，[11]其中有三个与恐怖主义相关联。在美国对
安全威胁的认知中，恐怖主义也占据非常重要的
地位。“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曾在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最重要、最优先的位
置，美国还制定了全球反恐怖战略，发动了全球
反恐怖战争。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虽
然在反恐怖战争方面开始收缩，但却强化了本土
反恐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2017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列出三大类挑战，
第三类是跨国威胁组织，包括圣战组织和跨国
犯罪组织。[12]虽然看起来美国正不断退出反恐战
争，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
事实上，美国在外交和国防层面对恐怖主义问题
降温的同时，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实践，把
反恐及其相关事务，上升到国家认同和政治安全
的层面。

三是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
性、相关性。在19世纪，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
洲蔓延，并催生很多恐怖事件时，这股浪潮也最
终通过移民等渠道影响到美国，并导致美国时任
总统麦金莱的遇刺身亡。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
的界线主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界线展开的，危害
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源于意
识形态冲突。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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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和法国的“直接行动”，都属于极左型恐怖组
织。美国在国际上参与的代理人战争，也往往与
意识形态冲突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9·11 ”事件爆发以
后，西欧虽然一开始并不太重视反恐事务，但
也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
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
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
反恐事务。2004年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明》

（Declarat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2005
年的《欧盟反恐怖战略报告》（European Union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就体现了这一
点。2016年，法国和比利时恐怖袭击案以后，欧
盟提出“安全联盟”概念，并成立了欧洲反恐怖中
心。美国的反恐政策也有较大调整。从2001年到
2003年，美国反恐怖政策从后发制人战略发展到
先发制人战略。2006年，在伊拉克战场中经受挫
折后，美国面临强大的撤军压力。虽然如此，美
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也不愿意放弃，称“美国正在进
行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21世
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13]

四是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相似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
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具体操作模
式上有差异。英国很早就有政教合作的传统；法
国是政教分离；德国则处于英国与法国之间，政
治上是政教分离，但在教育和公共福利事务上又
政教合作。西欧国家都重视教育和社会政策在国
家认同塑造与反恐安全中的重要意义。[14]美国的
基本社会政策，与西欧类似。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
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
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
力。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欧洲国家
也增加了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进入新世
纪以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以不同方式承认

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担心
自己会失去美国，欧洲人则担心自己会被伊斯兰
化。[15]西方国家极右势力的上升，进一步恶化了
这些国家的族群关系，并反过来为宗教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土壤。美欧都
有很多人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用客观、中立的
方式试述了穆斯林世界的多元、和平状况，以及
其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16]但这种努力在西方受
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的
禁穆令和美墨修墙计划，英国脱欧，以及一些欧
洲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都使西方在整体上有朝
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在西方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

西方国家虽然在恐怖主义以及相关安全问题
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很多
差异：首先，西欧国家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
比美国更加稳定、更有延续性。其次，西欧国家
与美国相比，更视恐怖主义问题为一个内生性
威胁，而不是一个外来威胁。再次，西欧国家
并不认为恐怖主义能真正威胁国家安全和国家
认同，不值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的高
度。直到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战场正打得如
火如荼时，欧洲委员会还称“欧洲正拥有史无前
例的繁荣、安全和自由”。最后，与此相应，在
反恐方面，西欧国家也更愿意采用情报、警察和
社会等综合性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些差
异，与美欧在国际地位、地缘环境和人口结构的
差异有密切关系。

一是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
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威胁往往
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或相互伴生的。地
缘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也就是恐怖活动的
热点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世界
政治的中心，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和
主要目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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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中，再到民
族冲突型恐怖主义，多数是以欧洲为中心、或发
源于欧洲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先后在经
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世界的
中心和世界霸权国家。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
后，随着美国日益深刻介入到中东和南亚地区冲
突之中，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
首要目标。

国际政治重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也导致
美欧之间恐怖主义认知的巨大差异。与西欧国家
相比，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
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
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以及大量
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比欧洲国家更易于受到国际
恐怖主义的威胁。基于此，美国倾向于从外部来
寻找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9·11”事件爆发
以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定义为头号敌人，并
首次启用北约盟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动员
盟国支持。除此以外，美国还发起了对阿富汗和
伊拉克两场战争。

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
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
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因此，欧洲国家虽然
参与了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的
军事行动，但除了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
地位以外，多数是因同盟义务而被动参与的。并
且，除英国以外，多数西欧国家并不愿意在军事
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更多是同盟义务约束之
下的一种政治表态。

二是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
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
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
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冷战是美苏两大阵
营的对垒，但处于前线的却是欧洲，最危险的地
区是西欧。这导致冷战结束以后，再危险的恐怖
主义威胁，在西欧看来也不能与当年的核战争威
胁相提并论。在地理上，欧洲与中东和北非环绕

着地中海，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地理甚至是
地缘空间，是几千年人类主战场之一。进入近现
代以后，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环地中海
地区更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体化的趋势。冷战
时期，欧洲发生很多重大恐怖事件，从“慕尼黑奥
运会人质劫持事件”，到“洛克比空难”等，都是受
到中东形势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冲
突让位于宗教文化矛盾，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
营的崩溃，也使得西欧国家扩张到东欧，与伊斯
兰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此而消失。

在此情况下，欧洲恐怖主义问题，从冷战
时期与美苏争霸的意识形态斗争联动，变成了
与宗教矛盾与冲突联动的新局面。在伊斯兰国
组织（ IS）兴盛期间，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战
士中，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以外，欧洲是
最大的外国战士来源地。据2018年7月伦敦国王
学院的一份研究显示，在伊斯兰国组织的41490
名外国战士中，18 , 8 52人来自中东和北非，
7,252来自东欧，5,965人来自中亚，5,904人来
自西欧。 [ 1 7 ]再考虑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人员往
来的一体化，西欧面临的相关威胁，远远高于美
国。中东地区对巴黎的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对
纽约的影响。[18]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和北非只是一个可进可
退的战略活动区域，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
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其实，在反恐领域，
美国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其强大的军事
和情报力量，而是与相关地区之间的遥远距离和
辽阔的海洋。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
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
“伙伴”。

三是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
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相对于美国多
元共存的人口结构，更易产生族群和宗教矛
盾。欧洲国家一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
本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加的、主要
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穆斯林群体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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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并不高，2016年占4.9%左右，而在西欧
的比例要高一些，英国为6.3%、法国为8.8%、
德国为6.1%。[19]但西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在于，本
土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一样，都具有非常清
晰的宗教和种族特征。这使得欧洲国家一方面，
人口结构的同质性程度不够高，低于主要的东亚
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另一方面，多
元化水平也不够，不足以像美国那样通过文化多
元主义政策来缓解矛盾。这使得欧洲国家非常易
于陷入到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陷阱之中，导致宗教
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
多穆斯林国家。很多西欧国家参加伊斯兰国组织
的人数占总人口和穆斯林人口比，远远高于巴基
斯坦、印尼等穆斯林大国， [2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欧洲国家反恐手段的选择自由。

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
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2017年，美国大约有
345万穆斯林，占美国总人口的1.1%左右。 [21]同
时，美国穆斯林的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
多样，总体也更加世俗、温和。因此，虽然穆
斯林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要低于欧
洲穆斯林群体，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
加温和、客观。根据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自
2007年以来，81%的美国穆斯林一直拒绝暴力
和极端主义，很少有人认为自杀式爆炸和其他
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是正当的。仅有8%的美国
穆斯林认为恐怖暴力活动策略通常或有时是正当
的。[22]截止到2015年12月，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
美国籍穆斯林，占美国穆斯林人口总量的比例只
有百万分之0.4左右，与印度、印尼等国相当，远
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23]

小结

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长期是
国际主义的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不仅是世界恐怖主

义的主要发源地，也往往是主要的袭击目标。二
战以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
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西方世界对
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随着国际格局以及西方
内部格局而演变。总体来看，西欧对恐怖主义问
题的认知，虽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升级，但
比美国的反恐认知更加稳定。美国的力量优势使
其从事海外军事、反恐军事行动的倾向非常明
显，美国的总统制特色也使其反恐怖政策的决策
与调整更加迅速、有效。

美国与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以及与中东北
非国家更加薄弱的人文联系，都使美国的反恐
政策，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比欧洲更加自
由。对于美国来说，恐怖主义或相关问题，是一
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
对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
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
谐。欧洲国家在反恐领域，主要概念和机制是去
极端化和去激进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综合治理
方案。[24]但美国则要么是在海外大打出手，要么
则努力修建各种有形或无形之墙，试图将相关威
胁阻挡于国门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
在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重
拾冷战思维，反恐事务的独立性继续下降，成为
美国从事地缘政治斗争和处置国内政治社会矛盾
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西方面临
内外挑战的情况下，美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
歧有继续扩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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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
Zhang Jiadong

Abstract: The West is a concept of  self-identity origina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and foreign coloniz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being finall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relative declin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dentity tag f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related affairs. The West has a lot in common in the terrorism and anti-
terrorism terms. I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religious factors. Yet with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of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risk 
level, it also has great internal differences. Due to the power transfer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their differences over the issue of  terrorism have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mpact brought to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 intern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Western identity,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on this issue are tending to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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